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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晚上家里的气氛降到冰点
结果最后忍不住的还是管

桐，顾小影也是第一次见他有
些生气的样子。

导火索是管利明气冲冲地
说：“我不管你们城里是咋样
的，在咱们农村，男人就是要养
家糊口，女人就是要本本分分地生孩子！你们说的那些我
听不懂也不想听，什么自己的事，什么忙……地球离了你还
不转啊？我就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话音未落管桐便忍无可忍地打断：“爸！”
他还想继续说什么，可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抬起头，看

看旁边一边喝水一边眼珠子乱转的顾小影，终于还是把没
说完的话咽回去。

顾爸到这时发现自己不出来打圆场果然是不行的，便
勇敢地站出来，对管利明说道：“亲家啊，不说那么多了，他
们心里都有数，咱老一辈也别太操心啦，喝酒喝酒！”

一边说一边举起酒杯，顾妈见状也赶紧捧场，举起杯子
道：“就是就是，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说到底还是他们
一起过日子，他们觉得合适就行，儿孙自有儿孙福嘛。”

让他们这样一打岔，管利明吹胡子瞪眼地看看管桐，也
不好再说什么。谢家蓉习惯了坐在一边不说话，只是带着
憨厚朴实的笑容看着儿子、儿媳妇。秋天的太阳明晃晃的，
他们一大家子人坐在室外的大树下，似乎又变成了觥筹交
错的热闹。

然而顾小影一扭头就看见，管桐微微蹙起的眉头，以及
眼底无法掩饰的烦躁。

就这样，表面的和煦终于坚持到了太阳落山。傍晚时，一
家人打道回府，在市中心的酒店共用晚餐后各自返回住处。

顾小影照例还是在宾馆里腻了老爸老妈好久，才依依
不舍地回了家。

谁知一进家门就吓一跳：客厅里，管利明和管桐爷俩正
吹胡子瞪眼地对峙！

顾小影吸吸鼻子，蓦地闻到战争一触即发的硝烟气息，眼
珠子腾地就瞪大了，血液里的凑热闹因子当即开始上蹿下跳。

她把外套挂到衣架上，小心翼翼又颇有点兴奋地挪到
管桐身边，先抬头看看管桐的表情，再伸手碰碰管桐的手，
嗫嚅着唤：“管桐？”

看见她，管利明脸色略为转好一点，但口气依然很硬，
呵斥管桐道：“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生孩子就是这辈子最
大的事，在咱们农村……”

“爸，”管桐紧紧皱着眉头，一字一顿，“这里不是农村！”
他深深吸口气，声音低沉地答：“爸，这是城市，不是农

村。就算对土地有再深的感情，也没有多少人愿意一辈子
做农民的！你们这么努力，才可以让自己的后代走出来，受
更好的教育，看更大的世界，为什么还要用农村的标准要求
自己？！”

他抬起头，顾小影有些惊讶地看着一向好脾气、从未生
过气的管桐，下意识地攥紧了他的手。

管利明张张嘴，可是却什么都没说出来，最后还是“哼”
一声，拂袖而去。

管桐看着他的背影，深深叹口气，也没有再说话。
如此这般，这个晚上，家里的气氛降到冰点。
夜晚，顾小影照例还是缩到管桐的怀里，可是缩在他怀

里的她，却第一次感到莫名的心酸。
寂静黑暗里，顾小影听着管桐均匀的呼吸声，有些失眠了。
事实上管桐真的很少对顾小影说起自己少年时代吃过

的苦——顾小影也似乎从来没想到，对管桐这样的农村少
年来说，最苦的或许不是物质匮乏，而是精神压力，是一心
想要跳出农门的巨大精神压力。

或许，她顾小影真的是在蜜罐里泡大的。在此之前，她从
不知道，不卑不亢的管桐，内心里竟然也有这样敏感的一处。

顾小影无法形容此时此刻内心的感受，或许她该庆
幸在与公婆的分歧中，自己的丈夫是始终站在自己这边
的——可是真奇怪，此时此刻，她一点都不庆幸。

因为，她其实宁愿他意气风发、没有任何负担与压力地
往前走，走他认准的道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要时刻顶住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最无奈的是，这些压力还是他无
法推卸的那一种。

其实，这时的顾小影，还仅仅把“压力”定义于奋力读
书、努力工作、暂时不要孩子之类简单的范畴内。她还不知
道，随着日子一天天走过，未来还有很多形态各异的压力在
等待着管桐，也等待着她。

但不管怎么说：到这时，顾小影已经意识到，假使婚姻
中必须要有一段磨合期，那么属于她的这段磨合期，除了与
管桐的磨合，还包含着她与管利明、谢家蓉的磨合。

年前，终于盼到管桐可以休周末，顾小影拖着
管桐去商场，打算给谢家蓉买身过年穿的新衣。

都说婚后一年是“纸婚”，这个纸到底是什么
纸？砂纸还是白纸？“80后”女生顾小影用她的亲
身经历向读者们展示了婚后一年的“砂纸”生

活。嫁给“凤凰男”出身的省委办公厅秘书管桐后，顾小影发
现，无论是农村公婆的生活习
惯、思维方式，还是管桐作为一
名政府官员的业余爱好、行为
习惯，甚或两人对待事业与家
庭关系的态度，都出现了越来
越多的分歧与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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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
风云

乌柚县有两个刘星明：一个是人称“刘半间”的县委书记，一个是李济运的同学“刘差配”。李济运身为县委常委、
县委办主任，也是县委书记刘星明的得力助手，却因政府选举风波两人貌合神离。乌柚县把选举中的差额配角叫做差
配，差配干部的角色很有些暧昧。原定的差配干部舒泽光不肯合作，李济运推荐的同学刘星明却在会场突然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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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不顶重发”符合不上火的道理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头者，

身之元首，气血精明，三百六十五络，皆
上归于头。头者，诸阳之会也。”

头部是身体的首领，全身的气血精
微物质都要上注到那里，头部也是阳气
汇集的地方。

头是人体能量代谢最旺盛、火气最
大的地方，按理说是最不怕冷的，在中医
讲是“头为诸阳之会”，是全身阳气集中
的地方。一个年轻人，在春天暖和时站
在太阳下，你能看到他头顶上冒的热气，
这就是身体之阳借了自然之阳，非常旺
盛。所以老话说“贵人不顶重发”，是人
们从多年的经验总结的。过长过厚的头
发会影响生命阳气的蒸发，阳气不蒸发
出去，会憋出火来。热量消耗最高的地
方，捂着是要捂出病的。

我的儿子小时候身体壮，老上火，我
就发现一个规律：每当他头发长长了，我
们忙得忘给他剃时，一般就该生病了，要
么是咳嗽，要么是嗓子疼，要么是积食
了——不管什么病，本质都是上火的问
题。中医一看就说：“又给积住了。”这个

“积”不光是积食，还有本身热量出不去
导致的热量蓄积。

从这里我体会到：头部的适当暴露，
是最便捷的去火方式，小男孩尤其如此，
头要经常剃。北京的老人夏天就喜欢给
小男孩剃头来去火。至于年轻人呢，更
应该不戴帽子——至少从健康上用不
着，那是在捂火呢!如果从扮相上追求美
观，就另当别论了。

流鼻血也是种去火药
汉·张仲景《伤寒论》：“太阳病，脉浮

紧，发热身无汗，自衄者愈。”
脉象浮紧，发热而且身上无汗的外

感，如果自己出了鼻血，也可以不治而
愈。

对于上火的治疗，除了吃去火药，人
体也有自愈的办法，比如《伤寒论》就有
一句：“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衄者愈。”
衄就是流鼻血。这句话描述的是外寒内
热的一种感冒状态，因为无汗所以内热
散不出去，要治疗需用发汗药将郁热透
出去，把寒邪驱散。这个时候，如果出一
次鼻血可能没吃药也会好了，因为流鼻
血就是一条去火的通路，可以把多余的
能量发泄出去。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女性，56
岁。有一天她突然流鼻血，流得很猛很
多，好不容易才止住。那次流血后她也
没觉得异常，至少没有失血的感觉，反倒
觉得轻松了。过了几天，鼻子又出血了，
来势汹汹，她害怕了，就去了医院，看五
官科。医生找到了出血的地方，把那条
血管“焊”上了。她以为从此平安无事
了，结果第二天就觉得头晕，比止血前更
难受。再去医院，一检查，发现是高血压，
170/100！医生这才明白：她之前出鼻血其
实是在去火，发泄多余的能量，减轻血管的
压力；后来堵上那条能去火的血管，没了去
火的出口，血压就升上去了。

只要你不是血小板缺少的人，肝脏
也没问题，那么偶尔流鼻血未必是坏事，
一种是自身的去火方式，另一种可能是
信号，如血压高。

也许有人流鼻血会联想到鼻咽癌，
但鼻咽癌的出血是和鼻涕混在一起的，
是涕中带血，一般这种来势汹汹的流鼻
血，不关鼻咽癌的事。

有些人连续几十年年年献血，都成
习惯了，身体越来越健康。按他们自身
的说法，献血后不上火了，不献血反倒憋

得慌。
科学家运用血液流变学与血液动力

学对血质与献血的关系做了研究，发现
定期适量献血，特别是单独献红细胞和
血小板等有形成分的人，血液黏稠度会
明显降低，流速也加快了，脑的血流量也
提高了，很少发生脑缺血的现象。芬兰
一个研究小组对 2682 名 42～60 岁的男
性进行调查，其中两年里至少献过一次
血的人，在 5 年内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
比例比未献过血的低86%。美国一心血
管病研究小组的研究亦表明，在3年中，
献血者患心血管病的危险仅为未献血者
的一半。

献血，等于去掉了身体的淤滞，避
免了由淤滞导致的上火。

这个道理在名列“金元四大家”的张
从正的用药过程中有体现。那时游牧民
族以肉奶制品为主的饮食习惯影响着全
社会，全民上火，因此他提出了“以攻为补”
的治疗法，就是用去火的泻药来达到补养
的目的。他的理论是：“损有余，乃所谓补
不足也。徵瘕尽而荣卫昌，不补之中，有真
补存焉。”其中所说的“有余”、“徵瘕”就是
人体多出来的火，用药物把它泄出去，人的
正气就被调遣出来了，就等于吃了补药。

现在许多中医会保养，很讲究缓泻，
在他们眼里缓泻等于进补，他们会一两个
星期吃一次泻药让自己缓泻一次，
这是他们保养身体的秘籍。

人活着，各个器官组织处在有机运动中，那就是“火”的作用，中医正
规的叫法是“元阳”或“阳气”。“上火”分虚与实。“阳”超过了，人就“火”大
了。而虚的人“上火”，是“阴”低于正常水平了，把并不壮实的“阳”显了出
来，是“阴虚”。健康的人体应该有火力而不上火。本书从人体器官分门
别类介绍方法，以期建立人体阴阳平衡的完美机制。

婚恋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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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鄂渝自己住进了紫罗兰大酒店
纸媒和电视比网络慢些，却也飞快

地赶到了乌柚。他们都要采访刘星明、
李非凡和明阳，一概被宣传部挡掉了。
朱芝出来做挡箭牌，陪记者们喝酒，打
发红包。县里每次出麻烦事，《中国法
制时报》的记者成鄂渝总是最难缠的。
乌柚的县级领导多认识此人，私下给他

取了个外号鳄
鱼。他每次照
例都会闭嘴，可
花费总是最大
的。

成鄂渝这
次悄然而来，不
像往常那样先
打电话。他也
没有去梅园宾
馆住宿，自己住
进了紫罗兰大
酒店。周应龙
得到指令，注意
所 有 可 疑 人

员。成鄂渝进入乌柚，处处都有人掉
线。当时下午，朱芝同周应龙找刘星明
汇报，李济运被请去听情况。

朱芝简要报告了媒体的情况，说：
“这些记者都摆平了，他们不会发报道
的。只有那条鳄鱼仍不露面，不知道他
什么意思。”李济运说：“还有什么意思？
不就是想把这一单做得更大些？这个人
实在可恶，一天到晚扛着法治二字，满世
界吓唬人！”刘星明问周应龙：“周局长，
你说说吧。”周应龙说：“我有人暗中掉了
他的线。他先去了物价局，在舒泽光办
公室坐了一小时三十四分钟。后来想找
星明同志，被陈美挡了，没见成。又在街
上随意询问群众，围着他的人很多。我
的人混在里头，说群众的话很难听。”

“他这不是调查采访，这是蛊惑人
心！”刘星明骂了几句，又开始长篇大论，

“我们要学会同媒体打交道，交朋友。这
是门艺术。我们对待舆论监督，也要有
个正确态度。总的态度是欢迎监督，但
不允许他们歪曲事实，以乱视听。我觉
得大多数记者素质都是很高的，对我们
的工作很有促进和帮助。像成鄂渝这种
记者只是极少数。”

“我向市委骆部长汇报过，他嘱咐我
注意策略。但万一他的鳄鱼口张得太大
怎么办？此人的确太讨厌了！”朱芝说的
骆部长，就是市委宣传部长骆川，他干过
两届部长了，算是市委里面的老资格。

李济运想想却是不怕，说：“成鄂渝
的真实目的仍是新闻讹诈，他故作神秘
先在民间调查，无非是捞些材料吓唬
人。他在民间搜集的言论，远比不上网
上丰富。他也不敢凭民间传闻写稿件，
必须得到我们官方口径。”

朱芝笑了起来，说：“刘书记，干脆请
李主任当宣传部长算了。他太懂新闻纪
律了。李主任分析的有道理，成鄂渝把
我们当乡巴佬耍，以为他搜集些民间言
论，就可以吓住我们。我打电话请他出
来！”刘星明点头道：“同意！你打他电
话，有情况我们随时联系。我是不见他
的，不给他这个面子。”

朱芝和周应龙走了，刘星明问李济
运：“舒泽光真想同县委对着干？”李济
运不想火上加油，只道：“不知道舒泽
光说了什么。”刘星明说：“一小时三十
四分钟，不要话说？不会光是打哈哈
吧？这个舒泽光，他真要做斗士啊！”
李济运附和着说了些话，慢慢就把话
题转移了。他最愧疚的是老同学疯
了，便说：“刘书记，我建议您去看看星
明同志。”刘星明低着眼睛，说：“济运，
你代表我去看吧。”李济运劝道：“星明

同志已经那样了，建议县里舍得花钱，
尽快送出去治疗。现在关键是陈美同
志，她的工作不做通，也是个问题。您
亲自去看看，陈美那里就好做工作
些。”

刘星明仍不说去不去看，只问：
“他还在医院吗？”李济运说：“他住在
人民医院没用，回家来了。”刘星明摸
了半天的脸，终于点头道：“好，我们晚
上去吧。”

李济运回到自己办公室，打了陈美
的电话：“美美，晚上刘书记同我一起来
看看星明。”陈美没好气，说：“不稀罕，不
要来。”李济运说：“美美你别激动，我们
谁也没想到会这样。县委信任星明同
志，才请他配合选举。”陈美说：“你们欺
负他是个老实人！你们把他当宝钱、当
哈卵！”李济运放下声气，说：“美美，我同
星明是老同学，一向关系不错。我的初
衷是帮他，差配干部也会安排的，这个你
知道的。”陈美说：“谢了，不用。”李济运
仍是劝她：“你就给刘书记一个面子吧。”

“他的面子？他的面子这么重要？我好
好的一个男人，就叫你们害了！”陈美说
着就哭了起来，电话断了。

李济运其实早把肠子都悔青了。他
不推荐老同学，换了别人做差配，就不会
生出这个枝节。他昨天夜里回家，舒瑾
见面就说：“熊猫了你怎么啊？”他去洗漱
间照照镜子，发现自己眼圈青黑，脸也瘦
了下去。选举之事他并不真的着急，反
正同自己没有太多关系。只是老同学疯
了，他才时刻忐忑不安。

李济运正苦于无计，收到陈美短信：
星明并不知道自己疯了，人看上去很正
常。你们来时不准提他的病，只说他突
然低血糖昏迷，送到医院抢救。看了短
信，李济运稍稍安心些。不然，他
没法同刘书记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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